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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叶赛宁抒情诗中的生命意识
刘修文

洛阳师范学院 

[摘　要]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是20世纪苏联“唯一真正的抒情诗人”。他的诗歌在体裁上以抒情诗为主，在

艺术风格上，有别于马雅可夫斯基的雄浑响亮、高亢激昂，叶赛宁的诗歌则散发出清新自然、沉郁温柔的气质。叶赛宁的诗歌

中蕴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这主要体现在诗人对世间一切生命的关注，对时间易逝、生命短暂的感慨和对生与死的思考这三个

方面。生命意识使叶赛宁的诗歌焕发着勃勃生机，散发着浓厚的哲理韵味，本文将从以上三个方面具体分析叶赛宁抒情诗中的

生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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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是20世纪俄罗斯最有

影响力的诗人之一。这位“徒步从梁赞农村走入了繁华的彼

得堡”①的农民的儿子被称为20世纪苏联“唯一真正的抒情诗

人”（列日涅夫语）。后世的人们常常把他和同时期的另一位

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进行比较，两位诗人在诗歌体裁，题材，

手法，风格，气质等方面上都截然不同。一般认为，马雅可夫

斯基的诗歌雄浑、激越、响亮，涌动着生命的激情；而叶赛宁

则清新、含蓄、温柔，又带着淡淡的哀愁。这两人截然相反的

创作倾向共同形成了60年代苏联文坛上“大声疾呼派”和“悄

声细语派”两大诗歌流派对峙的历史渊源。但是，这两人的诗

歌创作并不是水火不容，完全泾渭分明的，我们也不能单纯地

用“响”和“静”一个字来简单概括两位大诗人的全部诗歌创

作风格。正如我国古代的“豪放派”词人辛弃疾可以写出“最

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这样带有浓厚田园生活气息的

诗句，“婉约派”的李清照可以写出“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

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这样大气磅礴的诗句一样，马雅可夫斯

基的爱情诗中也氤氲着柔情，而叶赛宁含蓄温柔的诗句中也始

终激荡着生命的旋律。

一、对一切生命的关注

叶赛宁抒情诗中的生命意识首先体现在他对世间所有生

命的关注上。叶赛宁是一位乡村诗人，俄罗斯乡村大自然中一

切有生命的物体：白桦、麦田、苹果树、鸽子、麻雀、母牛、

狗……都成了他的诗笔下描写的对象。在俄罗斯很难再找出一

个诗人或作家，像叶赛宁一样充满真情地描写动物。诗人怀着

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去感受动物们的痛苦，同情他们的遭遇。在

诗人的笔下，这些动物已经完全人格化了，它们已经具备了一

个独立的灵魂，会思考，会幻想，会痛苦，会流泪，它们虽然

不能左右自己的生命，但是却仍然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比

如，在他的名作《狗之歌》中，叶赛宁为我们描写了一只狗在

一天之内产子而又失子的悲惨遭遇。当狗的幼崽被主人带走扔

掉的时候，诗人写到：

“当母狗踉踉跄跄地往回走，

并舔着两肋直淌着的汗流，

农舍上悬挂的那一钩残月，

在它眼里也变成一只小狗。

母狗对着这幽蓝的高空，

眼巴巴仰望，哀号不休，

淡淡的月牙轻轻溜走了，

藏到了田野小丘的背后。

恰似人投去戏弄的石头，

母狗当作施舍物来领受，

眼泪朝雪面簌簌地滚落，

仿佛正陨落金色的星斗。”②

失去了孩子，狗是如此的痛苦，以至于“踉踉跄跄”，同

时，思子之情使她精神错乱，致使她把天上的月亮当成了自己

的孩子。在这里，“母狗”已经不再是一个动物的形象了，展

示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位痛失爱子却又无能为力的母亲的形象，

她会为孩子满心欢喜，会温柔地爱抚自己的幼子，也会因为失

去孩子而痛彻心扉。而天上的“月亮”在诗中也有了生命，它

一方面残忍地打破了“母狗”的幻想，让她回到现实的残酷中

来，一方面，“月亮”似乎也不忍心看到这么悲惨的一幕，所

以“轻轻地溜走”，“藏”到了田野和小山坡的背后。而作为

造物主的真正的“人”呢？“人”在这首诗里不仅夺走了“母

狗”的孩子，还朝她丢去“戏弄的石头”，一面是动物那感人

至深的母爱，一面却是人类那漠视生命的无情，两相对比，两

种不同生命之间高下立现。

这样描写动物的诗歌在叶赛宁的作品集中比比皆是，叶赛

宁从不把自己当成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去俯视这些大自然的生

灵，而是把自己当成它们中的一员，以一个平等的姿态去看待

它们。他说：“母牛同我侃侃谈心/用点头示意的语言/一片芬

芳的阔叶树林/用树枝唤我来到河边”（《我是牧人；我的宫

殿……》）。他还说：“每一匹又累又脏的马/都会对我点头

相迎/我是动物的亲密朋友/每句诗能医它们的心灵。”（《我

不打算欺骗自己……》）

除了关注有生命的花草、动物之外，叶赛宁还在自己的

诗歌中赋予那些无生命的事物以鲜活的生命。“在叶赛宁的诗

中，不仅花草虫鸟、风霜雪月都有了思想和感情，而且声光色

味也都具备了肉体和灵魂，不仅空间成了生命的有形，而且时

间也成了有形的生命。”③叶赛宁的诗歌是一幅幅声光色兼具

的动态电影，这里有在歌唱的寒冬和悄悄入梦乡的河水，针叶

林奏起了催眠小调，星辰眨着惺忪的睡眼，风儿是一个赶路的

苦行僧，朝霞像小猫一样坐在屋顶用爪子洗脸，荨麻则用亮晶

晶的露珠打扮自己，还会淘气地对人说“早安！”万物皆有

灵，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的哲学在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诗

歌中被完美地体现了出来。无怪乎高尔基感慨：“叶赛宁与其

说是个人，不如说是大自然专门为了写诗，为了表达那绵绵不

绝的‘田野的哀愁’，为了表达对世间所有动物的爱而创造的

一架风琴。”④

二、对世间易逝、生命短暂的感慨

叶赛宁诗歌的生命意识还体现在诗人对时间易逝、人生短

暂的感慨上。正是因为叶赛宁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所以他才

会比其他人更能感受到时光匆匆的无奈，叶赛宁的许多诗歌中

都表达了这种情感。如，他生前从未发表过的一首小诗《逝去

了的，再也回不来……》：

“我无法让那个凉夜再回来，

我无缘再睹女友的风采，

我听不到那支欢乐的歌了，

夜莺在花园曾唱出我的爱。

……

心爱的乐事也已经逝去了，

当年在生活中曾令人开怀。

心中只剩下冷却的感情了，

逝去了的，永远也回不来。”

这首诗一开头就连用了三个“не …… мне”，表

达了诗人对“往事不可追”的叹息之情，逝去的不仅是那个凉

夜，还有爱人和爱情。接下来，诗人使用了几组对比意象：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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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秋雨；鲜活的女友-安眠的尸体；歌声欢快-歌声沉寂；夜

莺唱爱-夜莺远飞海外。这几组意象共同构成了两幅截然不同

的画面，一幅是笑语晏晏的过去，一幅是凄风苦雨的现在，时

间带走了生命，带走了曾经令人开怀的乐事，留下来的只有冷

却的情感，最后，诗人感慨：逝去了的，再也不会回来！这首

诗朴素自然，反复地拿过去和现在进行对比，并且多次重复使

用否定词“не”，表达了诗人无限的怅惘。

与生命的短暂相对的是时间和自然的永恒，在《我又回

这里，我的老家……》中，诗人说：“年光沉入了忘怀的大海

/你们也跟随它不知去向/只有那一泓清清的流水/在鼓翼的风

车下哗哗喧响。”这种以故乡的“不变”反衬友人的“四散分

离”，颇有中国古诗“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之

感。但是诗人并不总是放任自己沉湎于已逝的过去，他虽然

眷恋过去的欢欣，但更多的却是劝告别人珍惜当下。他告诫

波斯女郎：“我们的生命本来就短暂/难得有缘来赏玩幸福”

（《番红花的国度里暮色苍茫……》）；他劝说旅人：“潇洒

地生活，尽情地爱吧/在金色月光下嬉游、亲吻”（《清冷的

月色金子般橙黄……》）；他还说：“趁年轻，喝吧，唱吧，

莫错过良辰/亲爱的人儿迟早会像稠李树凋零”（《歌》）。

时光易逝、青春不再的哀愁和珍惜现在，尽情享乐的旷达，既

矛盾又和谐，统一于叶赛宁的诗歌创作之中，体现了他别具一

格的生活哲学。

三、对生与死的矛盾思索

生和死本来就是一对相生相伴的命题，谈到生命，必然

要提起死亡。真正热爱生命的人必然会惧怕死亡，叶赛宁诗

歌中的生命意识是和他的死亡意识紧密相连的，在他的诗歌

作品中，诗人不止一次地思索生与死的问题，即使是在他早

期那些单纯赞美自然美景和农村风光的田园诗中，我们也能

够窥到死亡的阴影。比如，在《墓旁》这首诗中，全诗没有

一处描写死者的葬礼和亲友的悲泣，但是通过对周围景物的

拟人描写，字里行间却满溢诗人对死者英年早逝的惋惜。随

着叶赛宁文学创作的不断成熟，诗人诗歌中的死亡意识也逐

渐加强，生与死的问题也就变得更加复杂，这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

叶赛宁死亡意识的第一个方面体现在自然和乡村的死亡

上。诗人一开始欢呼革命、欢呼新时代的到来，但是随着新时

代到来的不是“庄稼汉的天堂”，而是流血和牺牲，工业革命

这个“钢铁客人”肆无忌惮地收割着自然和乡村，践踏着原始

的生命，这样对生命的破坏使挚爱万物生灵的叶赛宁感到痛

惜，并且也使他陷入思想矛盾之中。他想要“沿着已踩出的

脚印前进/把整个心灵献给十月和五月”，但是又坚持不肯交

出专门为了歌唱生命而做的“心爱的竖琴”（《苏维埃俄罗

斯》），同时又感到自己的诗歌不再被需要，诗人的生命意识

越强烈，由此产生的悲剧意识就越浓厚。

第二个方面体现在对自身终将消亡的理解上。因为城市和

乡村、自我和时代等其他种种矛盾盘根错节，愈演愈烈，致使

叶赛宁觉得生命越来越成为一种考验。叶赛宁对自身生与死的

思考也是复杂的，他首先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因此必然恐惧

死亡的到来，但是因为恐惧死亡，所以他又越发的珍惜生命，

珍惜活着的人，同时又竭力保持一颗淡然的心态去面对死亡。

这种对生命既眷恋又淡然，对死亡既忧伤又洒脱的矛盾心情在

他的名作《我不悔恨、呼唤和哭泣……》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不悔恨、呼唤和哭泣，

一切会消逝，如苹果树的烟花，

金秋的衰色在笼罩着我，

我不再有芳春的年华。

……

在世间我们谁都要枯朽，

黄铜色败叶悄然落下枫树……

生生死死的天下万物啊，

愿你们永远都美好幸福。”

诗的第一句话就表明了诗人的态度，一切终会逝去，对

于已经逝去的不会再去挽留。但是年华逝去本身又是不可

改变的，这就给诗人看似超然的心态上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忧

愁。接下来，每一个诗段中诗人都抒写了一种感情：对祖国

的爱和爱而不能；对深陷“精神危机”的愧疚和失去了的激

情的留恋；对懒于希望的现在的后悔和对春梦一般过去生活

的怅惘。在最后，诗人又找回了原来旷达的心态，虽然自己

终将消逝，但仍然乐观地祝愿天下万物“永远美好幸福”。

整首诗都贯穿着一个矛盾的主题，诗人一面告诉自己生命都

会逝去，不要去叹息、呼唤和哭泣那些已经逝去的事物，但

诗人一面又是确确实实地在为那些失去而叹息哭泣，这些矛

盾的情感交织在一首诗中，体现了强烈的生命悲剧意识和永

恒深刻的生活哲理。

叶赛宁首先是一个俄罗斯的民族诗人，他的诗歌深受俄

罗斯大自然和民间文学的滋养。20世纪的苏联著名诗人叶

甫图申科称他是“一个最纯粹的俄罗斯诗人”，他说“叶赛

宁的诗歌是一种土生土长的现象。叶赛宁的诗歌是俄罗斯大

自然，俄罗斯语言所独有的产儿。”[1]叶赛宁又是一个时代

诗人，在主要体现在他自成一体的诗歌创作手法和诗歌中无

处不在的时代气息上。诗人笔下的俄罗斯乡村和俄罗斯大自

然不是隐遁世外的“武陵桃源”，而是不断在和现存的世界

发生着联系，面临着工业文明的威胁。在艺术上，他博采众

长，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意象主义等多种流派中吸取营

养，同时深受现代文学创作原则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叶赛宁意象体系”。

叶赛宁是一个单纯的诗人，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热情

的赞美俄罗斯的乡村、大自然和祖国，满心憧憬着建立一个

“庄稼汉的天堂”；他用孩子般的眼睛仔细观察着世间万物，

同情一切生灵；他真诚地写诗，愿意“剖开自己柔嫩的肌肤/

用感情的血液抚慰他人的心房”（《做一个诗人，就意味着

这样……》）。叶赛宁又是一个复杂的诗人，正如顾蕴璞教

授所说：“他是复杂的时代、复杂的环境、复杂的经历的产

物。他有着复杂的思想、复杂的感情、复杂的性格、复杂的审

美理想、复杂的创作实践。”①他欢呼过“革命万岁”，又如

此惧怕革命带来的变革；他诅咒过践踏俄罗斯乡村的“铁的客

人”，又赞美过“铁的密尔格拉德”；他一方面希望一个新时

代的来临，一方面又自叹在这个新时代下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而这样矛盾着的叶赛宁注定是一个悲剧的诗人，他的生命

意识越强烈，悲剧色彩也就更加浓厚，这样一位热爱生命、立

志感谢生活，含笑面对霞光的诗人，最后却用死亡早早结束了

自己生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难解的谜。叶赛宁的生命虽然短

暂，但是诗人用“生命和肉体”写出来的诗歌却滋养了一代代

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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